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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卡尔（Carr，E.H.）认为：“历
史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1]
在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现实需要背景
之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常常是学者
谈论和研究的话题之一。因为作为现代中国高等
教育的先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变革
至今还存有影响，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历史时期，
而研究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现在。既有研
究在分析其历史背景、主要举措、结果影响等方
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立场褒贬
不一，评价多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
侧重从“变”与“不变”的视角出发，重新思考
以下问题：五十年代高等教育变革历程究竟是怎
样的，如何看待这些变革，有哪些是应该可以“不
变”的，如何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重
新审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与
发展，以古鉴今，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有重要
启示。
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等教育的变
革历程
五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在各方面发生了诸多变
革，而在一般性的“教育变革理论”中“变革”
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是指教育按
其自身发展规律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具有渐进性，
起因更多表现为内因性变化；另一方面，它是指
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对教育进行改革，在改革
形式上相对于渐进的教育变化，更多表现为突变
性，起因往往是外因。[2] 因此教育变革既包括自
然的教育变革和有计划的教育变革，又包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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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本身的变化和外在导致的变化，而教育革命
主要是一种政治色彩强烈的或导致彻底变化的有
计划教育变革。教育改革、教育革新、教育革命
等都是有计划教育变革的一种重要形式，教育变
革的一般表现是教育改革，特殊表现是教育革命 [3]。
本文所研究的五十年代高等教育变革，主要从前
期的思想和制度层面的教育改革与后期的“教育
大革命”进行分析。
（一）五十年代前期的变革
1. 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首先是关于思想变革的历史背景。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
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
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
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4]
该规定为教育变革特别是为思想的变革指明了方
向，也表明了思想变革的大背景。新中国成立初
期，政权的更迭面临着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而
观念是先导，思想对行动有着重要的影响，意识
形态建设也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建国初
期的许多知识分子由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
会，长期接受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熏
陶，在政治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取
向乃至思想感情等方面都显得与新社会不相适
应，而这些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建设的精英群体和
骨干力量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也就成为开展思
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对象。正如 1951 年 8 月周恩
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从
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
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
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
的。”[5] 同年 10 月，毛泽东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
次会议中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
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
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6] 国家
高度重视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在理念上将知识
分子团结统一到社会主义教育的建设中去，促进
知识分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树立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而在思想、政治和组织等
方面清除反动影响，并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
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变革做好思想准备，铺平实践
改革的道路。
其次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具体展开。从 1951
年下半年起，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1951 年 9 月，北京大学率先开展政治学习运动。
该运动受到教育部的赞许，周恩来在北京、天津
各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问题》的报告。195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
指示》[7]。自此，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有步
骤地广泛开展起来，从北京天津推广到全国范围，
从高校教师群体扩展到各界知识分子。其改造的
主要内容来组织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组
织）清理和总结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组织学
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基本理论，学习相
关政策内容，学习《共同纲领》与中共中央各大
行政区的重要文件，使他们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前途，逐步形成正确的革命观点；引导教师肃
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的思想影响，批判
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思想、理论与实际分离
的教条主义思想，并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分析和
批判；结合“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
主义）、“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
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
情报）进行坦白和检举，从政治上、组织上分清
敌我、纯洁队伍 [8]。
最后是思想改造的结果与影响。到 1952 年
秋季，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本落
下帷幕，运动覆盖范围广泛，约 91% 的高校教师
都参与到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来。就思想改造运
动的积极作用而言，有利于缓解中国高等教育体
系从西方模式转向苏联模式过程中的矛盾与文化
冲突，清理了过去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落后思
想，促进了旧思想向新思想的变革，有利于知识
分子的团结统一，积极奉献，共同致力于新中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后续开展院系调整、教
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行动扫清了思想障碍，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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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就其消极的一方面来说，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存在一些过激行为，显得过于
政治化，忽略了学术探讨争鸣本身的意义，甚至
作为政治问题来加以批判，如对电影《武训传》
的批判，表现得过于简单、粗暴、粗糙和极端化，
埋下了历史的隐患。
2. 建立社会主义大学制度
就制度层面的变革来说，20 世纪 50 年代前
期的高等教育变革主要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大学制
度，探索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在这一历史
时期，伴随国内敌对势力的存在，中国和西方（特
别是中美之间）关系的恶化，美苏冷战、朝鲜战争，
政治上的反美亲苏，中国的教育也追随政治的脚
步走上了向苏联学习借鉴之路，因此受苏联的大
学制度影响较深。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以
院系调整为主的大学体制改革；二是以专业设置
为主的大学教学制度改革。以此来改造旧的大学
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 [9]。
一方面是以院系调整为核心的大学体制改
革。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院系调整改革，而是一场
影响深远的高等教育体制变更。它旨在通过对高
等院校的重组，建立国家与高等教育的新型关系，
将高等教育全面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轨道之
中，以更好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满
足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需求。就院系调整的背景来
说，第一是经济背景，即院系调整是国家经济建
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满目疮痍，百废待
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急需培养大量高等专
门人才和干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在 1950
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得以明确：“我们的
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
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因
为经济建设乃是整个国家之本。”[10]1953 年第一
个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建设人才的需
求日益迫切，在速度和规模上都有了更高更快更
大的要求。第二是政治背景，即院系调整是国内
外政治形势的需要。1949 年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
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基本方针。教育
被当作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因此要求割断大学
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破除解放前旧大学的影响，
加强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组织与领导。第三是文化
背景。建国初期的中西方高等教育模式之间存在
文化冲突，院系调整是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西方大学倡导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知识分子的
自由自主价值观，与中国官僚权势对知识和学术
的垄断、固有的知识分子权威传统相冲突，带有
价值倾向性的文化冲突最终推动了以统一管理、
高度集权、服务政治和经济为目的的院系调整。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教育，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转
变，院系调整也被提上日程。同时，新中国领导
者对大学的看法与民国时期不同，也成为开展院
系调整的重要文化背景。第四是教育背景，高等
教育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院系调整是改革教育
的需要。为了改变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布局不
合理、办学小而缺、系科庞杂、师资不足等问题，
院系调整能使高等教育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建设
的需要。
就院系调整的过程与影响来说，经历了数个
阶段，不同学者可能有不同的历史阶段划分方式，
但主体发展脉络大致相似，只是具体时间切割不
同。总体来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小范围的局
部调整，1951 年全国工学院的调整，1952 年大
规模全面的院系调整，1953 年的继续调整，以及
1956 年前后战略转移调整几个标志性阶段。从
系科调整到区域布局调整，从局部范围到全国范
围，从工学院到综合大学、各类专门学校，放眼
回顾，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
飞驰，携着行李铺盖的师生们四处奔走，南来北
往，服从调配，各个院系或拆分或合并或迁移或
重组，建立起和之前迥然相异的学校，其跨度之
大，范围之广，力度之深，速度之快，涉及学校
之多是令人震惊的。在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之中，
私立高校逐渐在中国退出和消失，除保留少量文
理科综合大学外，建立了许多单科性高校，学校
从综合化走向单科化，专业也渐趋窄化。总体来
说，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是在建国初期诸多复
杂的内外因素之下进行的，是对我国大学制度的
废旧立新，是一场教育变革运动，明确了我国高
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性质，总体上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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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
等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遭到了诸
多的质疑和批评，从长远看是伤筋动骨的，违背
了教育发展的规律，没有照顾到某些学校的原有
特点和学科特长，使他们多年形成的基础被分解
拆散，文化传统被打破；在实行国家统一计划的
情况下，中央过于集权，对一些地区原有的教育
事业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考虑不够；对法商系科侧
重在政治上予以界定，使财经类院校遭到削弱，
政法系科继续压缩，学科发展失衡；在部门办学
体制下，文理分家使专业划分设置日益趋向狭窄；
完全否定英美型的通才教育，全盘仿效苏联的专
才教育也不利于人才的多元化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的大学教学制
度改革。在院系调整的同时，高等教育开始了全
面而系统的教学改革。1953 年 7 月，高等教育部
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会议通
过《稳步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决定》，
强调高等教育改革的方针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
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4] 在依照苏联经验的基
础上构建以专业设置为中心的大学教学制度。主
要内容包括改变旧有系科，重新设置专业，以专
业为参照培养专门人才；制定全国统一的专业教
学计划，并以此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
将苏联的教学原则融入新的教学计划的制定过程
之中；组织制定各门课程的统一教学大纲；以苏
联为蓝本建立基层教学组织，组成教学研究指导
组或室，将一门或几门性质相近课程的授课教师
统筹起来，在系的指导下，负责落实教学计划，
选择或编写教材，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等，这一
组织形式后来统一变为教学研究室，在加强教师
管理和教学管理，推进教学改革方面有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院系调整还是教学改革
都是为了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的专业人才而开展
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存在不当或过急的现象，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二）五十年代后期的变革——教育大革命
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还发生了教育领域的“大跃进”运动——教育大
革命，产生了跃进的变革。其发生的历史背景为：
党的“八大”以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
来。但反右派斗争和批评，反冒进严重地影响了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加剧了历史的曲
折性。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继而在全国发动了“大跃
进”运动。[11]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发
生了变化，从盟友亲密变得对立冲突，尽快摆脱
原来依赖的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带有迅速赶超世界强国的急切心理，教育
领域也希望通过“革命”的方式迅速摆脱落后局
面，于是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指导思想发生了
转变，由此开始了一场教育大革命运动。
在这次运动之中，“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
成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赶超英美的口号举措，
在各地兴起速办大学的热潮。为实现这一战略目
标，中央陆续提出一些配套政策和措施，以推进
高等教育的普及：（1）对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
制进行了变革，改变过度的中央集权化，增强地
方的主导权，将大部分高等学校下放到地方管理。
（2）完全由政府办学难以实现普及高等教育的
目标，因此中央鼓励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对高等
教育办学体制和模式进行了变革。在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薄一波做了《关于 1958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的报告》，提出有步骤地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
增加高校学生的工农成分、广泛举办业余学校、
继续发动群众办学等措施。[4]（3）对高校招生和
毕业生分配制度进行了变革。在高校招生方面，
1958 年 7 月教育部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 1958
年招考新生的规定》指出：为了使高等学校招生
便于贯彻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增强地方
和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和积极性，今年改变全国
统一招生的制度，实行学校单独招生或者联合招
生。[12] 在高校毕业生的分配方面，1958 年 3 月《中
共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
意见》规定了毕业生分配的原则，即中央部门直
接领导的学校的毕业生原则上由中央统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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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由地方政府分配。1958 年 7 月《关于 1958
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计划》强调在毕业生
分配时既要尽最大可能支援地方工农业及其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的需要，同时也要照顾中央
各部的某些方面的急需；既要照顾各部门、各省、
市、自治区过去基础的强弱，同时也考虑到各部
门、各省市、自治区当前任务的大小缓急。[13]（4）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高校成
立人民公社，在学校大办工厂、大搞科研，进行
教学改革运动等。总体而言，1958 年教育大革命
是大跃进运动在教育领域的反应，受社会政治因
素影响深刻。在大力推动教育革命的过程中，一
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办学的热情和积极性，在高
等教育管理体制上有所突破，强调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等方面存在积极意义，但总体表现出冒
进而不切实际的特点，特别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
下，“教育大革命”也存在很大的失误，“十五
年普及高等教育”在今天看来都还有难度，在办
学条件匮乏的五十年代就是天方夜谭，没有考虑
国情，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发展方式也违背了
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未经过统筹规划与科学论
证，各地迅速建立新学校，不顾现实条件盲目扩
大招生规模，造成了一系列发展失衡与比例失调；
大部分新建高校于极短的时间之内突击或“戴帽”
升格而成，在师资、生源、硬件设施、管理等多
方面达不到标准，难以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片面
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过多强调生
产劳动，使得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使
得教育偏离了本质轨道；在学术领域开展了一些
错误批判，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不利于
学术的自由发展。[14]
综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教育变革主要是
自上而下展开，计划性和集权性较强，政治色彩
浓厚，变革力度大，从宏观到微观，从观念到行
动，涉及各个方面和层次，经历了从全盘学习苏
联到偏离苏联模式的发展特点，取得了一些建设
成就，但也存在诸多教训。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等教育的“不
变”审思
《易经》认为，虽然宇宙是变化不息的，但
却存在恒常的法则，井然有序，循环不已。“变
动不居”之中蕴含着恒常通久的不变法则，又在
恒常通久中彰显着“唯变所适”的可变规律，体
现出“常中有变”“变中有常”的“变”与“不变”
的统一关系，可谓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五十年代高等教育在发生诸多变化的同时也应保
持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在一些方面应保持
相对稳定性，即所谓的不变之处。即使世界瞬息
万变，高等教育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波澜起
伏，但仍有一些东西应该沉淀和留存在河底或河
堤，成为长河蜿蜒流淌的基础和保障。其不变主
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和任
务这一基本特点不可变。人才培养这一使命自大
学诞生以来就或多或少地进行，也是大学与其他
科研组织机构区别之所在。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
的专业人才是大学改革的最终目的。思想改造、
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不过是为达到这一最终目的
的方式和手段。所以思想改造、院系调整与后续
的诸多变革共同形成了五十年代教育变革的整体
样态。一旦脱离了人才培养之本质目的和初心，
就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发展失衡和变质，偏离轨
道，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留下历史的缺憾。
其次，大学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不能被轻
易地抛弃和割裂，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所大
学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是宝贵而不易的，大学
的发展应具有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历史和文化不
一定都是精华，也可能会有糟粕和失败之处，但
可以进行批判与清思，进行甄别与选择，传承其
中的优良部分，延续大学的理念精神，明确大学
的使命，而不是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移植和嫁
接。大学的发展应是恒远和持久的，不能简单忘
记历史，甚至人为破坏大学与历史的联系。
再次，理念、观念、精神等发挥着重要的引
领作用，这一重要表现具有规律性。所谓观念变
革是先导，意识层面往往起着先锋的引导作用，
这在五十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充分体现。首先进行
的就是思想的改造，将人们的精神意志统一团结
起来，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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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调整受前苏联教育理念影响颇深，新中国的决
策者对大学的看法和理念与民国时期的看法是不
一样的，他们认同的是前苏联的办学模式和大学
理念，故而仿效前苏联模式进行大学体制改革；
“大跃进”时期人们热情高涨，在中国国民经济
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有着加快国家各项事业
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迫切心态，从而出现一系
列不切实际的做法和行为。同时，科学的观念、
理念和精神对历史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而
不科学、过度歪曲的意识形态会产生危险的后果，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
最后，高等教育受内外部关系规律影响的基
本规律不可变。高等教育的变革也是在内外部关
系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或是出于高等教育自身发
展的需求，或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而做
出的调整。高等教育发展的适应性，体现为适应
高等教育外部和内部关系规律，充分考虑高等教
育自身的发展，既要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
又要与高等教育自身的文化、结构、功能、要素
协调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忽视任何一方，单独绝
对地注重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都可能会产生失
调、失序、失衡的后果。
三、对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美 国 教 育 学 家 卡 扎 米 亚 斯（Kazamias，
A.M.）认为在其研究中的所有社会，在民族危机
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
试，革命似乎伴随着重大的教育改革。[15] 从五十
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变革历程也可以看出这一特
点，也可见教育改革对于一个国家建设发展的重
要程度。五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变革实际也是在探
索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尽管过程曲折，
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首先要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历史的教训
和经验反复印证着尊重规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规律：内外部关系有
规律，人才培养有规律，大学体制有规律，思想
观念的更新也有规律，要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
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
处理好改革的“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关系。
导致事物变化的因素，有“快变量”，也有“慢
变量”。复杂系统往往决定于极少数变化很慢的
慢变量，需要深层次的培育和长期的成长，而不
一定是见效快、最直接的快变量。相对稳定的慢
变量是历史蕴藏的不变的东西， 有其惯性和规律，
需从长远来考虑。因此，中国要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要真正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要有实事求
是的精神，少一些折腾，多一些脚踏实地的行动，
尊重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大学的内在逻辑，教
育改革不同于其他，切忌断裂式和“大跃进”式
的改革，要细水长流地发展教育事业，既不能使
教育的发展滞后，也不能急于求成，急躁冒进；
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维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
促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维持高等教育的生
态平衡。
其次要重视优秀传统的延续与传承，注重大
学理念、学术氛围等历史积淀，重视大学精神文
化的建设，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既充满了深深的期待，同
时又暗含了深深的不满。教育改革要慎重，触动
本质和历史根基之时更要慎之又慎，改革失误影
响的将是数代学生，影响国家发展的希望和未来，
应更加追求稳定性和长远的考虑。高等教育均衡
不是迁移学校就可以实现的。现在来看，举校迁
徙搬迁到另一省市的难度更大，阻力也更大了，
可能性更小了，但五十年代的历史时期却出现这
样大力度的调整，尽管结果可能不尽人意，从长
远看伤筋动骨、伤痕累累，但在精神层面给我们
的启示是团结奉献的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等
教育变革是应社会期待而产生的改变，建设一流
大学是中华民族数代一直追求的梦想，当前高等
教育的发展也需要一种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团
结向上的意志。应改变高校的精神面貌，在更好
的历史机遇的条件下，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平台，用踏实肯干的精神去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最后要理性学习借鉴外国教育经验。学习借
鉴外国教育经验，实际上是一个创新过程，是一
个不断摸索、实践和再创造的过程。不能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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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地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挂钩，更不能以此
来判断是非和决定取舍，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
发，立足国情，进行充分地验证和考虑，拆东墙
补西墙、全盘接收、全盘否定都不利于在本土的
生态环境中健康生长，反而会破坏高等教育的生
态。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处于后工业化的知识
经济时代浪潮之中，面临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
机遇和挑战，在与他国交流和合作的过程中，要
更加理性地学习、了解和借鉴他国经验，同时也
要及时进行自我反思和审视，取长补短，真正促
进本国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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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and “Changeles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1950s
LIN Siyu
Abstract:In the 1950s,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erienced a tortuous process of development, 
mainly manifested in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at the early stage and “great edueational 
revolntion” at the later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 it also showed the “changeless” points: talent 
training was the primary goal and task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a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persistence;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cultu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 could not be easily abandoned and split, 
which should have a relative stability; ideas, concepts and spirit played an important leading role ,which had 
regularity;and the basic rule of higher education affected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was constant. 
So that we should respect the ru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university ideas,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learn from foreign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n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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